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暖阳里的遐思

岳父考女婿

□ 李瑞洋
□ 宋雁龄

这是我入职公安系统的第一
个春节。新春新气象，我的新春
第一警是在大年初二的下午。一
上警车，座椅、方向盘竟不似以往
那般冰凉，而是被太阳晒得暖暖
的，路上降下车窗玻璃，午后春风
拂面而来。一切仿佛都在春节这
个节骨眼上发生了变化，陡然间
从寒冬腊月到了暖意浓浓的新春
佳 节 。 这 样 的 变 化 让 人 颇 为 惊
喜，就连处警都沉浸在安宁祥和
的氛围中，矛盾和纠纷好像都变

得好调解了，看着握手言和的双
方，我们也会真心向群众道一声

“春节快乐”。
随 着 年 龄 的 增 长 ，我 对 过 年

的概念和感觉也在一点点发生着
变化，我已经没有了童年时期对
春节穿新衣、拿红包的渴望，也没
有了青少年时期对寒假无忧无虑
的憧憬。站在而立之年向前看，
尤其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，
惟愿时光的脚步能够慢一点，让
父母慢一点老去。环视身边，不
少同龄人已经初现岁月的雕痕，
发福的身材、斑驳的双鬓，都在诉

说着成年人的不易。看着镜子中
的自己，万幸还没有发胖、油腻，
真 心 希 望 自 己 能 够 保 持 住 对 生
活、工作的热忱，每天有充足的精
力和十足的热情去面对工作和生
活中的挑战。妻子二胎怀孕 8 个
月了，激动和挑战并存，激动的是
再得一子（女），和两周岁的女儿
有个伴；挑战的是我能否为他们
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关爱。

冬 日 暖 阳 照 耀 大 地 ，村 子 里
安静祥和。北方农村走街拜年的
习俗魅力依旧，亲戚之间你来我
往，浓浓的亲情在流动，很久未见

的朋友相聚，叙叙旧，聊聊各自的
近况，又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大
家都在经历着各自的人生，在努
力打拼，过年，我们慢下来、停下
来，给彼此一个互相了解相处的
机会。

站在新春佳节的时间轴上向
前看，节日的意义就是让人们在
匆匆的步履中停下脚来，让亲朋
好友有了可以相聚的机会，让人
的内心在欢聚的温暖氛围中得到
滋养和鼓励，然后继续前行。致
敬每一个努力前行的奋斗者！

（作者单位：隆尧县公安局）

农 历 正 月 初 二 ，新 婚 的 女
儿 带 着 女 婿 第 一 次 来 给 我 拜
年。

我在交警大队干了一辈子
交 警 ，工 作 时 主 要 负 责 交 通 安
全宣传工作。女儿女婿的出行
安 全 是 我 常 担 心 的 事 ，于 是 我
心 想 ：趁 今天女婿来家这个机
会，在饭桌上考考女婿交通安全
知识，看他掌握得怎么样？如此
也是对他今后的行车安全负责，
还顺便考察一下女婿遇事应变
能力。想到这，说做就做，于是
在俗称“迎婿日”这天，在我家
上演了一幕“岳父考女婿”。

一 大 早 ，我 就 开 始 准 备 招
待女婿的饭菜。大约十点半左
右，迎来了女儿女婿。登门后，
我和女婿家长里短寒暄了一会
儿 。 十 一 点 多 ，我 将 准 备 好 的
饭 菜 端 上 了 桌 ，家 里 人 围 拢 坐
在饭桌前。“女婿，你是新亲，今
天 我 准 备 了 红 包 ，不 过 我 想 问
你 几 个 问 题 ，你 若 回 答 得 我 满

意，红包送你。”吃饭前，我说。
女 婿 听 到 我 突 然 提 问 ，是 一 头
雾水，便回答：“爸，您问吧，不
知我知道不？”

“那你说说，骑行电动自行
车的法定年龄？行驶中的注意
事项？”我问。

“ 驾 驶 电 动 自 行 车 上 道 路
行驶应当年满 16 周岁。行驶中
要佩戴安全头盔。”女婿迟疑一
下回答。

“ 戴 什 么 样 的 头 盔 ？ 你 了
解吗？”我追问道。

“这个我不知怎么表达，应
该结实点吧。”

“ 意 思 基 本 对 ，要 戴 3C 认
证安全头盔。”

“ 什 么 是 饮 酒 驾 驶 ？ 什 么
是醉酒驾驶？”我接着问道。

“ 血 液 中 酒 精 含 量 大 于 或
等 于 20mg/100ml 是 饮 酒 驾 驶 ，
大于等于 80mg/100ml 属于醉酒
驾驶。”他回答。

“ 今 天 就 提 问 了 两 方 面 的
问 题 ，你 答 的 我 基 本 满 意 。 以
后我还会经常考问你交通安全
知 识 ，希 望 你 平 时 多 学 习 。 到

这 里 吧 ，大 家 开 始 吃 饭 吧 ，要
不，饭菜就凉了。”就这样，我和
女 婿 一 问 一 答 后 ，我 高 兴 地 将
红 包 递 给 女 婿 ，家 里 人 一 起 开
始吃起了可口的饭菜。

前 些 日 子 ，村 里 突 发 两 起
交 通 事 故 ，瞅 着 两 家 的 亲 人 们
天 天 难 受 的 样 子 ，我 看 在 眼 里
急在心里，跟着难受，天天想怎
么 提 高 乡 亲 们 的 交 通 安 全 意
识 。 正 当 我 为 此 绞 尽 脑 汁 时 ，
村里的高音喇叭传出了村党支
部 书 记 洪 亮 的 声 音 ：“ 正 月 初
十、十五、十六，咱村里要进行
文 艺 汇 演 ，望 广 大 村 民 及 回 乡
探亲的各类人士踊跃参加。”听
到这个消息，我心想：何不把考
女婿交通安全知识的内容编制
成 小 品 演 给 父 老 乡 亲 们 看 ，这
样乡亲们会在快乐中潜移默化
地 受 到 交 通 安 全 知 识 的 教 育 ，
也 为 乡 亲 们 、交 通 安 全 事 业 尽
我的微薄之力。

心 动 不 如 行 动 ，时 间 过 得
真 快 呀 ，转 眼 间 已 到 下 午 五 点
多 了 ，我 立 即 找 人 排 练 起 来
……

我有一所房子，面朝大海。如果你
脱口而出“春暖花开”那就错了，因为，
我的故事并不浪漫。

十多年前，我逃离了一段狼狈的婚
姻 ，辗 转 到 秦 皇 岛 的 一 个 小 城 工 作 生
活。虽然秦皇岛是美丽的避暑胜地，但
当时处在颓废和自我否定中，实在没有
休闲消夏的心境。每天下班后窝在一
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宿舍里，没有亲戚、
朋友。爸妈过来看过我一次之后，一直
放心不下，后来商量帮我买一套房子。
一开始打算买在小城，后来母亲觉得应
该让我走出来，并且我那么喜欢海，也
觉得广阔无垠的大海有天然的治愈功
能，所以就把房子选在了南戴河。付完
房款，办好各种手续，父母的积蓄已经
所剩无几。为了早些入住，他们从外地
赶过来，嘱咐我安心上班，他们操持装
修的事。

为了省钱，他们没有去住酒店，而
是一下火车直奔家具市场，买了一张双
人床垫，放在下房里。所谓下房就是储
物间或者叫地下室，因为海滨城市潮气
大 ，地 下 室 一 般 都 建 在 一 楼 ，叫 做 下
房。记得当时是四月份，海边湿冷加上
寒 风 料 峭 ，他 们 窝 在 逼 仄 阴 暗 的 下 房
里，没有任何取暖设备，每天忙碌往返
在建材市场和施工现场之间。选品，议

价，定材料，运输加工，找施工队……两
个六十多岁的老人，在一个人生地不熟
的环境里，硬生生地把自己逼成了装修
市场的熟客。

从小城到南戴河需倒两趟公交车，
大概要两个小时，但是爸妈坚持不让我
过去，说我啥也不懂，去了也没用，二是
我跑着不方便，下班过去也没地方住。
那时候的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，对
他们所处环境的恶劣程度和他们对自
己 的 近 乎 自 虐 的 苛 刻 几 乎 没 有 认 知 。
如今回想起来，心里止不住自责。

在一个周末的早晨，我赶到南戴河
房子处。狭窄的下房里充斥着浓浓的
风湿膏的味道，洗好的碗摞在锅里，锅
放在电磁炉上，旁边是一个塑料水桶，
他们洗漱做饭就用这个桶里的水，旁边
的床垫几乎占满了房间。

看到我突然到来，爸妈眼里闪过一
丝窘态。为了缓解我的难堪，妈妈冲我
爸 说 ：“ 你 带 闺 女 上 楼 看 看 ，我 去 个 厕
所。”

我 心 里 一 动 ，他 们 怎 么 上 厕 所 的
呢？“我也去厕所。”我说。

于是，妈妈带我走了 200 多米，到物
业借用了厕所。跟在妈妈后面，看着她
略拖的左腿，我知道她老寒腿的毛病又
犯了，只不过强撑着忍住疼痛罢了。我
鼻子一酸，偷偷地抹掉了眼泪。

妈妈在前面边走边说：“没事的，过

几天，地砖铺上，墙刷好了，我们就可以
搬到楼上去住了。”

到了楼上，施工队的工头也在，看
到我说：“你是这家的女儿？你家老头、
老太太也太厉害了，东西要环保的，价
格压得我都没利润了。说挣不到钱，我
不干还不行，差点我都要叫爸妈了。”

老爸则在旁边哈哈大笑，然后指着
墙角的一根两米多长的窗帘杆和一堆
包裹，眉飞色舞地跟我说：“闺女，你猜
这是啥？猜不出来吧，那天你在电话里
说客厅和餐厅之间别封上了，不然不通
透。我跟你妈就去市里面的装饰城定
做了一个大珠帘。买完了我们坐公交
车回来，因为那杆子太长了，司机说超
长，让我下车。我就假装没听见，也不
理他。司机就不开车，后来别的乘客急
了，司机没办法了就发车了。”

一向骄傲的父亲，居然在退休之后
为 了 一 根 帘 杆 扯 下 面 子 ，赖 在 公 交 车
上。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，簌簌往下
滚 落 。 妈 妈 拽 着 我 的 手 ，一 边 嗔 怪 老
爸，一边转移话题，问我：“厨房橱柜要
什么颜色的呢？”

从那天，我一下子成熟了，我的自
怜自艾，我的悲天悯人都是父母的咬牙
坚持和故作乐观表象的支撑和呵护下
的纵容。如果我不从自我否定的情绪
中走出来，那么父母也会一直在牵挂中
辗 转 。 房 子 装 好 以 后 ，爸 妈 就 回 了 家

乡，还不无歉疚地嘱咐我：“剩下的装饰
品、生活用品你按照你喜欢的慢慢添置
吧。”

之后的每个周末，我都要去房子里
住上两天 。 坐 在 海 边 看 潮 起 潮 落 ，云
卷云舒，抚摸着每一件物品，想象着父
母怎样在市场里逡巡，货比三家，又是
怎 样 唇 枪 舌 战 地 议 价 ，后 来 如 燕 子 筑
窝那样一点点地搬回家。与其说是大
海 治 愈 了 我 ，不 如 说 是 亲 情 复 活 了
我 。 我 写 大 海 的 文 字 也 从“ 伤 心 的 人
喜欢来海边，眼泪把大海煮咸”“蝴蝶
飞不过沧海，就像浪花永远爬不上岸”
慢 慢 地 变 成“ 海 上 日 出 ，我 拜 日 而 舞 ，
宛若新生”“天在海上，海在云端，风，
在发间。”

如今，生活不再拮据，我也重新成
了家，有了牵手偕老的爱人。但是，海
边的房子始终舍不得卖掉。每到夏天
就把父母接到房子里住上几个月，我下
班之后驾车半个小时就能和父母团聚
了 。 那 所 房 子 成 了 真 正 的 消 暑 度 假
房 。 老 爸 每 天 去 钓 鱼 ，有 了 固 定 的 钓
友。老妈也结识了几个老姐妹，在海边
骑行、拍照。

夏 天 的 南 戴 河 海 风 习 习 、阳 光 不
燥，我和父母住在那所房子里，在闲适
中享受着暖阳和繁花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公安局抚宁
分局）

小区附近有两三家卖油条的摊
位，每天早晨天刚亮，就在门口支起
了锅，随着一根根油条放进去，“刺
啦”一响，焦黄松软的油条很快就出
锅 了 ，香 味 隔 着 小 区 的 院 墙 都 能 闻
到。

油条在家乡称为馃子，我更喜欢
馃子这种香浓的叫法。

我喜欢拿个浅竹筐去买，到家后
的馃子还是外酥里嫩的。红糖馃子
是我最喜欢的，糖必须炸到酥香甜才
到位，有时还会让摊主放一个生鸡蛋
进去，叫“鼓包”，蛋香和面香交织在
一起，真是美味。

遇有小孩子过生日，会专门让摊
主炸一些“四条腿儿”，只见摊主的
手一弯一绕，两根切了口的面相互一
掏，“四条腿儿”就出来了，有长命百
岁的寓意。

小时候吃馃子可是奢侈品，那时
的馃子称香油馃子。每当那个推车
子的老头儿走村串胡同叫卖“香油大
馃子”时，老远就能闻到香味，想吃
的人家会端了麦子来换。我非常非
常想吃大馃子，央求母亲去换馃子，
母亲走到放粮食的西耳房门口，又倒
回来，嘴里自言自语说：“换几个馃
子得一簸箕麦子，这可了不得。”

我 无 声 地 出 门 自 己 玩 耍 去 了 。
西胡同有一个孤寡老太太，花白稀疏
的头发弯弯绕绕在脑后成了一个小
小的髻。卖馃子的老头是老太太的
侄子，那时候，我不知道侄子是什么
意思，只是发现老头每次来村里卖馃
子，在西胡同里喊几声，没有院墙的
那个老太太就会高兴地走出来，老头
递 给 她 两 个 馃 子 ，老 太 太 一 手 拿 一
个 ，咧 开 只 有 两 颗 门 牙 的 嘴 慢 慢 咀
嚼，边吃边幸福地对周围人说：“这
是俺侄儿。”

后 来 ，舅 舅 在 他 们 村 开 了 小 卖
部，那个夏天里我经常跟随姥爷去守
店。小卖部的隔壁是炸馃子的，这个
店只逢集时才开门。我站在南墙根
的阴凉下，目不转睛地看木板上一排
排的馃子，不时有人来买走几个。据
说这个炸馃子的曾在县城当过大厨，
馃子在屋里炸。我看不到那个浸满
油的过程，只见不时有一个扎白围裙
的老汉用一根铁丝挑出一串馃子圈
来，老汉脸盘大而白净，一脸傲气。
外面卖馃子的是他年轻的女儿，穿着
好看的的确良碎花汗褂，把馃子一个
个蘸去多余的油，码放整齐，我看得
如醉如痴。姥爷一直守在小卖部的
屋内，到中午散集后，我跟随姥爷回
家，算是闻够了馃子味儿。

午睡过后，我跟姥姥在家里玩。
姥姥双手拉住我的双手，边晃边说：

“炸炸炸馃子，腰里别着铁锁子，带
开不开，拿刀剁开。”说罢，一只手往
我 的 另 一 只 手 背 上 轻 轻 敲 打 一 下 。
我便松开手，身躯往后仰去，一遍又
一遍，我玩得乐此不疲。

农田承包到户以后，我家的棉花
丰收了，几户邻居一块儿榨油，数我
家分的油多。父亲用挑水的筲挑了
两趟才挑完，家里专门腾出一个盛水
的小瓮盛油。母亲高兴地揉面，炸馃
子给我们吃。我兴奋地跑前跑后，坐
在灶前烧火。一大盆焦黄的馃子出
锅后，香气飘满了院子，有路过的邻
居过来串门，母亲大方地请她们一块
儿坐下来吃，大家吃得心满意足，不
住地夸母亲手艺好。

后来，家里的日子越过越好，母
亲不再自己炸馃子，她去县城赶集，
买大饼卷馃子、煎饼卷馃子。有时，
母亲在做面食时，会把面条或揉好的
面团揪下几片，放入油锅中，面条酥
脆，面饼外酥里嫩，非常香甜。

家里做生意后，门口就是集市，
每逢我回家，母亲总是买来刚出锅的
馃子，我用筷子挑着糖饼吃，幸福感
满满的。

如今，拿馃子当早餐的人不在少
数，煎饼馃子配老豆腐、豆腐脑是标
配，配豆浆、小米饭次之，那在我们
的味蕾里珍藏了几十年的馃子的香
气，无法拒绝，春夏秋冬。

（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冀州区公安
局）

豆 腐 是 我 国 的 传 统 食
品 ，有 南 北 之 分 ，大 体 上 北
豆 腐 硬 ，南 豆 腐 软 ；又 因 凝
固 剂 不 同 ，分 为 卤 水 豆 腐 、
石膏豆腐和内酯豆腐等。

父亲喜欢吃豆腐，小时
候 ，家 里 有 一 块 自 留 地 ，不
种 别 的 农 作 物 ，一 到 春 天 ，
就会种黄豆。到了秋天，大
地 一 片 金 黄 ，豆 子 也 熟 了 ，
豆荚包裹着一粒粒黄豆，散
发 着 草 木 的 气 息 。 父 亲 戴
上草帽，拿条白毛巾和镰刀
去 割 黄 豆 ，豆 苗 被 放 倒 ，最
后打捆拉回家，摊铺在过道
里晾晒，干透了，捶打过筛，
反复几次，金黄的豆粒收进
袋子里，干净喜人。

晚上，父亲把黄豆泡上
水 ，第 二 天 早 晨 ，叫 来 村 里
开豆腐坊的乡亲，开始做豆
腐 。 榨 豆 浆 、过 滤 豆 渣 、煮
豆 浆 、挑 腐 皮 ，加 入 适 量 石
膏 ，豆 腐 开 始 成 形 ，滚 热 的
豆腐块排列在板子上，盖上
木 板 ，压 上 几 块 砖 头 ，把 豆
腐残留的水分压出来，最终
定形。在年幼的我的眼中，
做 豆 腐 的 过 程 无 疑 是 繁 琐
的 ，甚 至 因 为 不 爱 吃 ，捏 住
了鼻子。

邻村也有一家豆腐坊，
据 说 是 祖 传 手 艺 ，用 卤 水
点。每天清晨，他们骑着自
行车，驮着一筐豆腐到村子
里 叫 卖 。 母 亲 闻 声 端 起 一
盆黄豆出了门，至于几斤黄
豆 换 几 斤 豆 腐 ，时 间 太 久 ，
已经记不清了 。 父 亲 很 喜
欢 吃 他 们 家 做 的 豆 腐 ，每
次 都 嘱 咐 母 亲 多 换 一 点 。
小 葱 拌 豆 腐 、煎 豆 腐 、大 白
菜 炖 豆 腐 ，又 或 者 把 豆 腐
切 成 细 条 ，从 瓜 棚 里 摘 根
丝 瓜 ，削 皮 切 片 ，做 成 丝 瓜
豆 腐 汤 。 怎 么 做 ，父 亲 都
会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，而 我 呢 ，
一 看 餐 桌 上 到 处 是 豆 腐 ，
双 眉 拧 成 了 麻 花 ，用 筷 子
使 劲 扒 拉 ，一 块 不 剩 ，悉 数
夹 出 ，全 丢 到 父 亲 碗 中 。
弟 弟 妹 妹 见 状 ，也 嚷 着 不
吃，但被母亲喝止。

一直以为，这辈子与豆
腐无缘，没想到口味竟然随
着 时 间 的 推 移 发 生 着 变
化 。 这 改 变 ，变 得 悄 无 声
息，不知不觉。认真思考多
次，什么时候喜欢上豆腐了
呢？答案都是一个，无法确
定。

我 对 豆 腐 的 接 受 并 没
有引起父母的注意，仿佛不
喜 欢 变 为 喜 欢 没 什 么 大 不
了 ，又 或 者 ，他 们 以 为 我 从
小就爱吃豆腐。

喜欢吃豆腐以后，我学
会了其他做法。春天，香椿
芽 刚 下 来 ，绿 中 泛 着 微 红 ，
从市场买来一把，热水焯一
下，切碎，和豆腐凉拌，一股
子 清 香 味 儿 ，怎 么 都 吃 不
够。这种味道，喜欢吃的人
爱不释口，不喜欢的退避三
舍，还要捂住口鼻。

我 还 喜 欢 把 豆 腐 切 成
块 ，冻 起 来 ，再 和 酸 菜 白 肉
一 起 炒 ，豆 腐 呈 蜂 窝 状 ，吃
起 来 发 出 沙 沙 的 声 音 。 当

然，最喜欢吃的还是和鲫鱼
一 起 炖 汤 ，不 放 任 何 调 味
料 ，包 括 盐 。 火 候 到 了 ，浓
浓 一 锅 白 汤 ，撒 点 香 菜 末 ，
味道非常鲜美。

除了卤水豆腐，如今在
超 市 还 可 以 买 到 盒 装 的 内
酯 豆 腐 。 葡 萄 糖 酸 内 酯 做
凝 固 剂 ，颜 色 微 黄 ，豆 腐 的
味 道 没 有 卤 水 豆 腐 和 石 膏
豆 腐 浓 郁 ，不 过 口 感 丝 滑 ，
非常嫩。用西红柿炝锅，熬
煮出油后，加金针菇和它搭
配，极其下饭。

老 豆 腐 也 很 好 吃 。 有
人 说 是 煮 豆 腐 煮 久 了 呈 蜂
窝 状 ，有 人 说 在 压 制 成 豆
腐 块 之 前 ，卤 水 让 豆 浆 凝
结 成 块 ，就 成 了 老 豆 腐 。
青 龙 老 豆 腐 是 一 道 菜 ，上
桌 时 ，用 一 个 竹 编 的 小 平
盘 盛 着 ，犹 如 一 座 微 缩 雪
山 ，冒 着 热 气 ，旁 边 散 放 几
个 佐 料 小 碟 ，盛 放 着 酱 油 、
香 醋 、辣 椒 油 、咸 菜 丁 、香
菜 末 等 。 天 津 的 早 餐 也 有
老 豆 腐 ，像 豆 腐 脑 一 样 盛
在 碗 中 ，木 耳 鸡 蛋 勾 芡 熬
成 卤 汁 ，最 后 ，浇 上 几 勺 芝
麻 酱 ，口 感 绵 软 滑 嫩 。 它
虽和青龙老豆腐重名，却不
是一种食物。

到了云南，石屏豆腐和
建水豆腐一定要吃，二者点
制物特别，不用卤水、石膏，
而 是 用 水 。 石 屏 古 城 的 古
井 水 有 甜 、酸 两 种 ，甜 水 泡
豆，酸水点浆，十余道工序，
压制成以长条形为主、颜色
微 黄 、韧 劲 十 足 的 石 屏 豆
腐 。 建 水 古 城 西 门 大 板 井
的 井 水 则 是 建 水 豆 腐 的 灵
魂 ，用 来 泡 发 黄 豆 ，最 后 用
豆 腐 原 汁 发 酵 成 的 酸 浆 点
制 。 建 水 豆 腐 包 制 方 法 独
特 ，压 制 定 形 后 ，将 豆 腐 从
纱 布 中 取 出 ，撒 盐 ，放 置 晾
干 ，隔 日 翻 动 一 次 ，待 水 分
除去六七成，自然发酵三四
天，豆腐才算做成。烧豆腐
时 ，几 个 人 围 坐 桌 前 ，紧 盯
小火炉上的铁架子，只见象
棋 棋 子 般 大 小 的 白 色 小 豆
腐滋滋冒着热气，老板用尺
把长的筷子快速翻动，豆腐
受 热 慢 慢 膨 胀 起 来 ，白 变
黄 ，直 至 豆 腐 表 皮 干 燥 炸
裂，老板将包浆小豆腐分发
到 食 客 前 面 的 小 碟 中 。 迫
不及待夹起一个，在干碟调
料 上 沾 一 沾 ，咬 一 口 ，混 合
着浓郁的豆香和辣椒香气，
外焦里嫩，让味蕾得到极大
满足，真真儿是天下第一美
味。

在长沙逛夜市，听到摊
贩 吆 喝 ：“ 臭 豆 腐 啰 ，油 炸
臭 豆 腐 ！”再 也 挪 不 动 脚
步 ，像 观 看 纪 录 片 ，豆 腐 入
锅 ，小 小 方 块 在 油 锅 里 翻
滚 ，一 时 分 不 清 是 油 黑 ，还
是 豆 腐 黑 。 接 过 浇 了 调 味
汁 的 碗 ，夹 起 一 块 咬 上 一
口 ，还 真 是 闻 着 奇 臭 ，吃 起
来真香。

罗列了一堆豆腐，只是
皮 毛 ，不 过 没 关 系 ，反 正 都
是豆腐，吃就是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秦皇岛市
公安局海港分局）

有一种美味
叫馃子

海边的房子

豆腐飘香

孔大龙 摄
（作者单位：沧州市公安交警支队）邂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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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郑伟


